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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古时候，女性处在卑下的地位，遵守着“三从四德”，常被视为男性的“附

属品”。但是在爱情杂剧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她们面对爱情时，都表现出

主动及勇敢的行为。

王实甫所作的《西厢记》在元代杂剧形成之初就有着极大的反响，甚至直

接或间接影响元杂剧。《西厢记》是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全名《崔莺莺待月

西厢记》。改编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主要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恋

情。《牡丹亭》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所作，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并与汤显祖

另外三部《惊梦》、《寻梦》、《闹殇》并称“临川四梦”。这部改编自明代的

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主要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

为爱可以死而复生。

首先，在第一章中，笔者讲解了女性在元曲杂剧的地位，继而说明以《西厢

记》与《牡丹亭》为研究对象的理由。之后讲解笔者的研究方式和涉及的理论，

即叙事学家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论。



iv

本论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是《西厢记》和《牡丹亭》的“角色模式”论。

笔者将两部作品中的核心人物，以叙事学家格雷玛斯“角色模式”论进行简单的

分类。追求某种目标的是“主角”，而被追求的目标是“对象”；促进事情发展

的是“支使者”，接受了这种力量的是“承受者”；给主角提供帮助的人是“助

手”，妨碍主角的人是“对头”。

本论文的第四章是《西厢记》和《牡丹亭》女性角色的比较。笔者将《西厢

记》和《牡丹亭》中担任同样角色的女性人物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

觉醒的程度。崔莺莺和杜丽娘在担任“主角”的情况下，表现出的“主动”及对

情欲方面的接受程度。红娘及春香都作为帮助主角的“助手”，因此身为侍女的

红娘与春香在帮助“主角”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抗表现亦是一种女性意识觉醒的

表现。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角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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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唐诗、宋词、元曲，它们各自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元曲”指散

曲和杂剧，某些时候也专指杂剧，因此也被称为“元杂剧”。一开始，“杂剧”

这一词是各类戏的概括名称，在宋、金两代都有杂剧。元代的杂剧在前代的歌舞

剧、滑稽剧、说唱文艺基础上，发展成纯粹的戏剧。（顾学颉，2007：2）

在明代，杂剧这一种体制已经逐渐让位给南戏演变成后来的传奇。明杂剧

一方面继承元杂剧的传统与规模，一方面又受到南戏的影响而有所改变。（顾学

颉，1979：132）与元杂剧的折数不同，明杂剧的折数并不固定，有八折的、有

五折的、也有单折的。在乐调方面，元杂剧以北曲为主，而明杂剧加入了南曲，

有时南曲北曲混合。（顾学颉，1979：134）

在“汉魏志怪小说”转变为“唐代传奇”的时候，出现了不少描写才子佳

人的爱情故事。这样的内容题材也出现在宋代及金代的小说、戏曲和诸宫调等等

的作品中，而元杂剧中也较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邓绍基主编，2006：

44）“爱情”往往与“仕官”纠缠在一起，比如男主角要取得状元才能迎娶女主

角。但是这一类的爱情剧有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剧中的书生身份多半是命运

不济的穷秀才，而女方多半是出身名贵或是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导致男女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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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地位高低悬殊。第二，故事情节里多半是男女双方相互爱恋，发展到故事中

间就出现外力阻扰，或许是鸨母嫌贫爱富，或许是第三方加以破坏，也或许是女

方的父母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而进行阻扰。第三，往往剧中的女子面对爱情时，

会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态度来反抗外力阻碍，为自己争取婚姻自主。（邓绍基主编，

2006：44）

另外，在元代爱情剧中，女子的地位被提高。这些除了表现在她们的身份

外，也在她们行为和心理以及性格上，让她们做出一些在当时看起来相当大胆的

事情。（邓绍基主编，2006:：44）比如在选择情人的时候，古时候的女子一般

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其实没有太大的权力选择情人，往往是处

在一个被动的位子上。但是在杂剧中所描写的女性却会表现出比男子还高的识见

和胆量。《倩女离魂》中，张倩女灵魂追上王文举时说：“常言道：做着不怕！”

（顾学颉，2007：360），而面对这样的要求，王文举表现出的是恐惧。（邓绍

基主编，2006:：44）一直让张倩女回去。《秋胡戏妻》的罗梅英，她忠于爱情。

她认为秋胡的行为是侮辱夫妻的感情之后，主动离异。在元杂剧，女子想要自主

婚姻是比较常见的，而罗梅英主动离异则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两方面来看，显示

出杂剧中所表现出的女子在人格上与男子平等的现象。（邓绍基主编，2006:：

45）

与张倩女和罗梅英相比，这两部部杂剧中的男主角、王文举显得胆小怕事，

秋胡就更是猥屑不堪。（邓绍基主编，2006:：45）《救风尘》的穷书生、安秀

实和妓女宋引章有婚约，但是后来宋引章却选了商人周舍。安秀实最终得以迎娶

宋引章，是多亏了妓女赵盼儿出手相助，再加上宋引章被周舍虐待的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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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爱情婚姻剧中，女子表现得比男子强势是重要的现象，它昭示着“男尊女

卑”的观念被削弱。（邓绍基主编，2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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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目的与动机

笔者在学习元曲的课堂中找到了元曲的有趣之处，加上对杂剧中的女性勇

于反抗礼教、追求爱情的行为印象深刻。因而想要更加了解元曲中，这些女性的

行为背后的思想，而选择了以女性角色做为探讨对象。

“角色”是指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西方早在古罗马诗

人贺拉斯的《诗艺》中，就开始强调按照人物的年龄、身份等特点写出合情合理

的人物。到了近代，黑格尔明确提出性格是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突出了表现人

物形象特征的重要性。（童庆炳，2006:247）法国叙事学家格雷玛斯的“角色模

式”理论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即主角

与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罗钢，1994：102）但是“角色”和

“人物”是另种概念，“人物”只是为了构造情节而设置，是没有完整的活生生

的真实性格特征。它只是推动情节而存在的工具。（童庆炳，2006:246）所以，

同一个人物可能充当着几个不同的角色。（王平，1997：62）

在古时候，女性的地位低下，常被看作男性的附属品。“她们”被要求遵

守三从四德、“她们”的婚姻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的贞节比一切

都重要。直到西方出现所谓的“女性主义”，女性得以解放，并为既定的命运做

出反抗。（张维娟，2007：6）而如今的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有所提

高，但是有关女性的课题并没有因此减少。在文学方面，女性角色形象将女性意

识展现出来，例如女性勇于追求爱情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步，意味着不再顺

从他人的安排，想要自我掌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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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曲首屈一指的作品，

有着“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多魁”的美誉。（黄季鸿，2013：1），

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改编自唐代元稹的传奇

小说《莺莺传》，主要讲述崔莺莺与张生的恋情。但是与《莺莺传》不同，《西

厢记》的结局不再是张生抛弃崔莺莺，而是改为两人在崔夫人的妥协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而《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所作，全名《牡丹亭还

魂记》，并与汤显祖另外三部《惊梦》、《寻梦》、《闹殇》并称“临川四梦”。

这部改编自明代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主要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

爱情故事，杜丽娘为爱可以死而复生。（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1998：

1）这两部作品都是赫赫有名的著作，其中的杜丽娘与崔莺莺都是为爱反抗的女

性。

《西厢记》与《牡丹亭》分别是元代和明代的作品，笔者拟从这两部作品

中探究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及比较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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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研究综述

笔者从顾学颉先生的《元明杂剧》与《元人杂剧选》中了解关于元杂剧与明

杂剧，并且在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了解了女性在杂剧中的特色。而“角

色”的概念是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罗钢的《叙事学导论》、徐艳

艳的《元代无名氏家庭杂剧及其角色模式研究》和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

究》中得到一定的认识。另外，笔者也从张维娟的《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中

了解“女性意识”的概念。

与《西厢记》相关的书籍，有蒋星煜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这部书籍主

要探讨的是艺术问题。此书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的对崔莺莺和张生的人物性

格及内心进行剖析的《关目欣赏》；第二部分的对红娘、琴童、老妇人以及普救

寺的和尚进行分析、论述的《形象剖析》和第三部分的后世对于《西厢记》故事

改编的《改编·演出》。作者以特定的关目来对人物性格和内心进行剖析，而并

非以整个戏剧情节。而与《牡丹亭》相关的书籍，有吕丽婷所著，白华山翻译的

《人物、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这部作品将《牡丹

亭》和《桃花扇》作为探讨对象，作者以特地的事物，比如画像、梦、还有皇帝

的承诺来探讨其中身份认同的问题。

另外，与《西厢记》《牡丹亭》相关的论文有很多，而笔者发现研究者通常

会将《西厢记》、《牡丹亭》与其他作品并列，以进行研究，而研究内容多为“爱

情”以及人物角色，比如对《西厢记》与《牡丹亭》的爱情主题进行对比，左鹏

的《<西厢记><牡丹亭>爱情之浅较》是从爱情的方面探讨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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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和变现方式，还有宁宗一的《爱情社会学与爱情哲学——<西厢记><牡丹亭>

之异同与青春版<牡丹亭>之贡献》的是以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两部作品的爱情题

材。

而从人物角色着手的研究，经常以形象塑造为要点，如：杨芳芳的《崔莺莺

与杜丽娘形象比较》和谢新暎的《<西厢记><牡丹亭>的女性形象》就是对比崔莺

莺与杜丽娘的形象，并从中探讨所表达的时代特征。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主题、情

节、艺术特色等等方面来比较《西厢记》与《牡丹亭》，如：张玉萍的《<西厢

记>与<牡丹亭>之比较》和王楠楠的《<西厢记>、<牡丹亭>之比较》。另外还有

以丫环为主的文章，就像邓雯超的《论古代爱情戏中丫环的作用——以<西厢记><

牡丹亭>为例》。这篇文章也让笔者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崔莺莺与杜丽娘。

但是在《西厢记》与《牡丹亭》中的人物角色不只有这两位，还有她们身边的丫

环、红娘与春香、还有张生和柳梦梅。

所以，笔者决定结合各个研究者的研究，从中了解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并以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论将两部作品的人物分为六种，然后再比较两部作

品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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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难题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分别是元代与明代中出色的爱

情剧，两者的主角都是为爱反抗的女性。因此，笔者选择以《西厢记》与《牡丹

亭》作为研究的文本范围。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以元稹《莺莺传》为基础，又借鉴了董解元《西厢

记诸宫调》中张生的形象，将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变成能让大部分人接受的有情

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并且将《董西厢》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而汤显祖的

《牡丹亭》把故事建构在梦境中，让一对陌生的男女在梦中相会并相爱。但是杜

丽娘却因这梦境，抑郁而终，最后又死而复生，以一种浪漫色彩的创作手法来书

写。在《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三千多字的基础上，将故事扩充至五十五出，并且

增加了多个配角。总而言之，这两部作品虽然是以前人的作品加以改编，但却也

对故事情节或是人物形象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扩展与描写。

本文借鉴了罗钢《叙事学导论》中所提到的叙事学家格雷玛斯“角色模式”

论，将两部作品中人物进行归类，并且笔者从中明白“人物”与“角色”的分别。

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介绍了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

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等方面的理论，而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

论就收录在叙事语法中。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会通过文本细读法、文献分析法及理论并以分析比较

的方式对《西厢记》与《牡丹亭》做出研究，并了解不同时代的文本中，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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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形象所表现的女性意识的不同之处。“文本细读法”是指对文本中的语言和

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解释（王先霈主编，2008：143）。“文献分析

法”是通过收集相关资料、文献，作为文本细读、研究以及分析的材料。而“理

论分析法”是指引用理论来对文本进行探讨。

本文在对《西厢记》与《牡丹亭》做出研究时，首先是以两部作品中，人

物的行为和心理来探讨她们所扮演的“角色”。而“角色”的类型是根据法国叙

事学家格雷玛斯的“角色模式”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主角和对象

在作品中，追求某种目标的主要人事物指的是“主角”，而他或她所追求

的目标就是指“对象”。如果一个角色 x希望达到目的 y，那么 x就是“主角”，

y 就是“对象”。（罗钢，1994：102）在一出杂剧里，“主角”是剧中主要的

人物，只能是具体的人来充当这一角色。而“对象”表示“主角”所追求的某种

目标，所以既可以是抽象的事物，比如爱情、地位、财富等等，也可以是具体的

人和事物来担任。（王平，2001：275）在一出剧中，“主角”和“对象”之间

的关系越复杂，那么剧中的曲折程度和精彩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主

角”和“对象”的关系越复杂，戏剧便越精彩。（徐琰琰，2014：50）“主角”

和“对象”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象”指主角之外的某个人或某件

事，第二种是“主角”自己的某种状态。（罗钢，1994：103）第一种情形的例

子，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贾政为父子关系，贾政希望贾宝玉可以为官，而

宝玉则希望摆脱父亲贾政的管束。（王平，1997：62）由此可见，第一种情形中

“对象”是由具体人物担任。在第二种情形中，“对象”和“主角”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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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如《红楼梦》中凤姐希望成为贾府最有实权的当家人。（王平，1997：62）

那么“主角”是凤姐。而“对象”就是“贾府最有实权的当家人”这一种状态。

二、支使者和承受者

主角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主角行动或为他或她追

求目标和对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支使者”，而获得目标的就是“承

受者”。（罗钢，1994：103）“支使者”是促进事件或剧情发展的一个人或几

个人，也可以是人物自身的欲望或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因此，“支使者”和“承

受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授受关系。而“承受者”和主角往往是同一个人物。

（王平，2001：285）“支使者”和“承受者”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比如存在积

极的“支使者”也会有消极的“承受者”。（徐琰琰，2014：51）这样的话，两

者的想法就会出现分歧，那么对立就会出现。

三、助手与对头

在作品中，要得到最终结果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主角在追求对象的过

程中可能会受到敌对势力的阻挠，也可能得到友方的支援、帮助。（罗钢，1994：

105）这便是角色模式理论中的“对头”和“助手”。增添了这两个角色，会让

故事中人物的关系复杂化，同时也使故事情节变得曲折。“助手”与“支使者”

的作用很相似，都是推动情节的转折和向前发展。但“助手”一般是对主角有帮

助的人物，通常是具体的。（徐琰琰，2014：51）“对头”是阻碍主角达到目的

的敌对势力，所以“对头”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反派”，是会对主角和对象之间

的关系产生阻碍的人比如父母的阻扰，或是第三者的插足。“对头”也可以是抽

象的事物，比如当时社会的门第观念、或者单纯只是因为嫌贫爱富的想法。“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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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对头”与对象没有直接联系，它们主要作用于主角与对象的关系，在主

角追求对象的过程中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罗钢，1994：105）

第二，笔者在浅析，整合《西厢记》与《牡丹亭》中人物的角色模式后，

将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角色进行比较。

笔者所遇到的研究难题是，关于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文献资料太多，而与红

娘、春香相关的文献资料太少。因此在查找资料的时候，笔者需要花很多时间对

各种文献资料进行谨慎地筛选，将不必要的资料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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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厢记》的角色模式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王实甫，字德信，是大都（今

北京）人。根据《录鬼簿》记载：“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钟嗣

成，2003：144）”条下，关汉卿列于首位，而王实甫居关汉卿后第十位，下注

云“德名信，大都人（钟嗣成，2003：146）”，下著录杂剧十四种，《西厢记》

于十四种作品中位列第六位（黄季鸿，2013：34）。笔者将于此章节浅述《西厢

记》的创作年代与影响及其角色模式。

第一节、《西厢记》的创作背景与影响

明代的《焚书·杂说》中，李贽认为《西厢记》是别有寓托之作，认为作

者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说王实甫“当

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及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

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李贽，1975：97）王实甫

在四十余岁时弃官不复仕，也就是处于“大不得意于君臣及朋友”的时候。而古

代文人雅士在面对仕途不顺、壮志难酬的时候，都会借由文章、作品抒发内心的

抑郁。高贵者未必有德，低贱者未必无能，《西厢记》中老夫人与红娘的形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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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可以说形象艺术地再现了王实甫的生活感受，王实甫切身的现实经历与《西

厢记》的伟大成就密不可分（黄季鸿，2013：38）。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所作的【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中檃

栝《西厢记》杂剧语句而作，这大可从第一事《普救姻缘》看出大概，曲云：“西

洛客说姻缘，普救寺寻方便。佳人才子，一见情牵。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门掩梨

花闲庭院，粉墙高似青天。颠不剌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儿罕见。引动人意马心猿！（蓝

立蓂校注，2006:1663）”此种语言情节尤其是对“粉墙高似青天”的强调，自

是化用《王西厢》无疑（黄季鸿，2013：39）。因为对于《西厢记》而言，“粉

墙”暗喻了封建礼教，是其中重要的一点。而关汉卿是元代杂剧早期作家。明初，

朱元璋之子、朱权《太和正音谱》就有提到关汉卿是“初为杂剧之始（朱权，2003：

484）”者。这表明《西厢记》在元代杂剧形成之初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因此

元代杂剧作品涉及到的《西厢记》，实际都应是王实甫所作杂剧《西厢记》。今

存 162 种元杂剧中有 40 种左右直接或间接提到过《西厢记》或使用其中文句，

影响之大，是元代其他任何一部杂剧所不及。（黄季鸿，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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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厢记》的角色模式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在元稹《莺莺传》的基础上，又借鉴了董解元《西厢

记诸宫调》中张生的形象，将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变成能让大部分人接受的有情

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并且将《董西厢》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笔者将借鉴

罗钢《叙事学导论》中所提到的叙事学家格雷玛斯“角色模式”论，将《西厢记》

中的人物在不同情况所担任的角色模式。

一、 主角与对象

《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及红娘三人在篇幅上所占的比重大体上是平

衡的。（蒋星煜，2004：35）在作品中，追求某种目标的主要人事物指的是“主

角”，而他或她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指“对象”。如果一个角色 x希望达到目的 y，

那么 x就是“主角”，y就是“对象”。（罗钢，1994：102）首先以整体而言，

《西厢记》主要是讲述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所以张生与崔莺莺便是故事中的核

心人物。

主角 角色扮演 对象

张生 追求者 崔莺莺

崔莺莺 欲嫁者 张生

张生与崔莺莺做为核心人物，同时扮演“主角”的角色”。因此，笔者将

以两个核心人物进行比较，浅析身为“主角”的张生与崔莺莺，何者更曲折且引

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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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唐代贞元年间。虽然当时的唐代已经不复

以往的富强，但是封建社会的一整套制度以及仪礼习俗依旧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人

们的生活，比如男婚女嫁都受到氏族观念、门第观念的约束和支配（蒋星煜，2004：

35）。封建礼教对于男子的约束比对女子的约束来得弱，可以说是“双重标准”。

公卿士大夫以及富豪大地主不但三妻四妾，还能到秦楼楚馆中寻欢作乐，舆论被

他们操控着、左右着，法律当然就视若无睹。至于文人雅士们公开嫖妓宿娼，不

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被说成是旖旎风光的韵事。（蒋星煜，2004：36）

由此可见，以当时社会现象来看，男性的地位相当高，无论是政治、社会、

家庭中都是如同统治者一般的存在，所以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是自由的。正是因

为张生掌握了各方面的主动权，所以他为婚姻、为爱情所进行的斗争都比较顺利，

而且阻力也相对的小。（蒋星煜，2004：36）没了社会的压力，在家庭中也没有

阻力，而唯一的阻力也只有崔府的老夫人。所以若张生是第一主角，那么《西厢

记》的剧情就不会有过多的曲折，精彩程度就相对减弱，想引人入胜就难了。

而崔莺莺方面，情况就复杂得多。无论是身份，还是处境都是崔莺莺张生的

阻力。在身份上，崔莺莺作为相国千金，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对她而

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不可抗拒的事情。所以早已被许配给表哥

郑恒的崔莺莺已经没有资格再考虑与其他男性的婚姻问题。（蒋星煜，2004：36）

在处境上，老夫人对她的管教严厉，根本不允许崔莺莺与其他男性有任何接触。

有了阻力，故事上的曲折程度就提高了，而精彩程度就要依靠冲突来达成故事的

高潮。崔莺莺在第一次遇见张生时，“临去秋波那一转”，无论是她的身份还是

处境，都已经是尽可能地作出了暗示，发出信息来表示她对张生颇有好感（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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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2004：36）。这样的举动是与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冲突的。这只是一开始，之

后的情节，崔莺莺的反抗逐渐增强，就让冲突更大。

受困普救寺时，崔莺莺是希望张生能退掉贼兵的，因为老夫人事前已经许

诺，所以只要张生达成了，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缔结良缘。但是老夫人在设宴答

谢张生的时却食言，只让崔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这导致崔莺莺表现出来的反

抗加剧，从隐晦的“秋波”升级至明面的咒骂“即即世世老婆婆”，也就是指“老

虔婆”。从此之后，她就采取了暗地里的斗争策略，决定做出既定事实，让老夫

人去应付（蒋星煜，2004：37）。崔莺莺并不信任侍女红娘，因为红娘是老夫人

派来服侍她的。在经过多次试探之后，崔莺莺知道红娘不会想老夫人告发，也不

会从中作梗，自然就乐得让红娘替自己奔波。在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崔莺莺的

许多思想活动是红娘猜度出来，之后转达给张生（蒋星煜，2004：37）。

显而易见，比起在当代社会有着各方面自由的张生，备受礼教约束的崔莺莺

面对的曲折与阻力显然更多。所以崔莺莺担任第一“主角”比张生来得剧情紧凑、

高潮迭起。而文学家金圣叹在《读法》中提到：“《西厢记》写红娘，止为写双文，

写张生，止为写双文。”（金圣叹，2009：17）双文是指崔莺莺，所以表示金圣

叹认为《西厢记》的第一主角就是崔莺莺。

二、 支使者与承受者

主角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主角行动或为他或她追

求目标和对象的力量，驱使人物行动的力量就是“支使者”，而最终得到的结果

就是“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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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生从第一次见到崔莺莺就表现出了爱慕之情。这点从他对未来的

发展会如何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却在见到崔莺莺后就做出“不去京师也罢”的决

定，还有他对红娘的自我介绍时，除了提到自己的姓名、年龄、故乡外，还提到

自己的婚姻状况。这样直接挑明自己的婚姻状况实在太没有技巧了。以张生的才

情而言，应该有更高明的办法，侧面来说，张生当时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己。张生

是“主角”，而他追求的“对象”是崔莺莺，这是一种主观的关系。促使张生做

出决定、自我介绍的是对崔莺莺的爱，也就是“支使者”。

这种“力量”也促使张生做出相符的行为，比如在面对老夫人以金帛的利

诱，让张生另娶高门时，张生拒绝了。因为这与“支使者”背离。也因为张生的

拒绝，让崔莺莺乃至红娘对他逐渐有了更良好的印象。（蒋星煜，2004：13）而

最终，对崔莺莺的爱，驱使着他高中状元，迎娶崔莺莺。所以崔莺莺就是“承受

者”。

而从崔莺莺的方面来说，她早已被许配给了自己不甚喜欢的人，因此心里

总是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爱情”对于粗崔莺莺而言是很重要的。当张生被迫

上京赴考，她认为“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王实甫，1998：190）；

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王

实甫，1998：190）；她对张生的要求只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王

实甫，1998：190）；她担心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

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王实甫，1998：191）。崔莺莺执着地追求心中的爱

恋，因此崔莺莺是“主角”，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就是“对象”，这是一种客观

的关系。之后，崔莺莺遇见了张生，只是一个眼神，彼此却像磁石般互相吸引。

“对象”就从抽象的事物转变成张生，化为了主观关系。而在希望与张生缔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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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念头驱使她做出大胆的举动，这里“支使者”就出现了。根据封建礼教，女

子必须遵守“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原则。但是崔莺莺却对张生一

步一回头，明显是把长久以来的教育抛在了脑后。

之后崔莺莺以主动的姿态，接近张生。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

和联吟：“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王实甫，1998：

46）”简单地道出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月夜听琴：晓知张生对自己情深

意长，不禁长叹：“你差怨了我。这的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若由得我呵，

乞求得效鸾凤。（王实甫，1998：114）”可见她对张生是有情的。而她的表现，

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知彼此的爱意。（谈婷婷，2014：17）心意相通后，崔

莺莺就算达到了目标，与张生互相爱慕就是“承受者”。

在爱情剧中，身为情人的张生与崔莺莺，最主要驱使他们的力量就是“爱”。

所以“爱”就是“支使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承受者”。在《白马解

围》中，老夫人许诺只要能退贼就把崔莺莺许配给对方，但张生成功退贼之后，

她却让张生与崔莺莺以兄妹相称。老夫人反悔张生与崔莺莺的婚事，不只是因为

崔莺莺已经许配给了郑恒，也因门不当户不对。显然让老夫人一而再反对两人的

“支使者”就是封建礼教，而让崔张两人以兄妹相称就是“承受者”。但是最后，

老夫人同意崔张两人婚事的“支使者”也是封建礼教，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

老夫人做出退让，以张生考中状元便能迎娶崔莺莺为“承受者”。同样的“支使

者”会造成不同的“承受者”。同样是封建礼教，但前者却是崔张两人无法名正

言顺的在一起，而后者却让崔张两人缔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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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助手与对头

在作品中，要得到最终结果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主角在追求对象的过程

中可能会受到敌对势力的阻挠，也可能得到友方的支援、帮助。（罗钢，1994：

105）毫无疑问地在《西厢记》中，侍女红娘与白马将军杜确为崔莺莺与张生提

供了帮助，一个在过程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另一个则在重要关头替两人解围。

而“对头”就是百般阻扰的老夫人以及从中作梗的郑恒。

红娘是老夫人派去崔莺莺跟前侍候的侍女，本是以照料之名行监督之实，

但红娘内心却是认同崔张两人的爱情，从而成为“助手”。老夫人不允许崔莺莺

与其他男性有接触，所以红娘猜度崔莺莺的意思后，一一传达给张生，比如张生

对《明月三五夜》的破解，红娘是赞同张生跳墙去会崔莺莺的。之后她面对崔莺

莺时，不断启发她，鼓励她的斗争，对张生时替他想了不少办法，来克服一重重

障碍（蒋星煜，2004：18）。红娘身为“助手”不只是替主角分忧解难，还推进

了剧情发展。在《堂前巧辩》中，红娘算是替张生制造了一次迎娶崔莺莺的机会。

“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只一句话就戳中了老夫人的死穴，让老夫人本着家

丑不可外扬的原则，以崔家三代没有招过白衣女婿为由，要张生上京赶考，考中

再来娶亲。基本上，“助手”红娘已经解决了“对头”老夫人与张生、崔莺莺之

间的矛盾。

“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

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小生就望哥哥一遭，欲往京师求进。（王实甫，1998：

7）”从一开始，白马将军杜确就是张生得以遇见崔莺莺的契机。之后，白马将

军在崔张两人的爱情中担任着救命稻草的重责。在《白马解围》中，普救寺被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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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包围，情况危机。老夫人走投无路之下，命长老堂上公布：“两廊僧俗，但

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王实甫，1998：67）”这无疑是

给了张生机会，但是张生就算有退贼之智也没有退贼之力。这时候身为“助手”

的白马将军杜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杜确是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且是个

武状元。因着与张生的交情，在张生一封书信之下出兵，也就给了张生迎娶崔莺

莺增加了筹码。成功退贼就能迎娶崔莺莺是老夫人亲口许诺，所以也就达成了“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夫人若是反悔，便是言而无信，这使得张生与崔莺莺的

爱情无论在“理”或是“礼”上都占了先机。（金昱杉，2015：97）由此可见，

“助手”杜确是崔张两人相遇的契机，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人。

《夫妻团圆》中，“对头”不是老夫人，而是崔莺莺的未婚夫郑恒。郑恒从

中作梗，谎称张生在京师时，被卫尚书之女的绣球砸到，要入赘尚书府，以此欺

骗老夫人，让她站到自己这边。面对老夫人因为一面之词而想推拒婚约的情况，

“助手”杜确为好友张生与崔莺莺想老夫人据理力争，更是公平评价老夫人的错，

“此事夫人差矣” （金昱杉，2015：97）。之后“对头”郑恒前来，杜确身为太

守，直接以不容拒绝的强硬姿态意图把郑恒关押。在情节发展上，白马将军推动

张生与崔莺莺的感情，使得在红娘的帮助下，让“对头”老夫人不得不退让，让

“对头”郑恒知难而退，最终促成大团圆结局。

就故事曲折而言，《西厢记》的第一“主角”无疑是崔莺莺。对于古代女子，

封建礼教是束缚她们的力量，因此崔莺莺勇敢追求爱情，必然遭到以封建礼教为

“支使者”的老夫人的反对。在剧中，多次出手相助的红娘与白马将军则是希望

有情人终成眷属，故而解决了“主角”的难题。总的来说，《西厢记》是女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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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反抗封建礼教的故事。无论是崔莺莺还是张生，抑或是红娘和白马将军都是为

了“情”——爱情和友情，对抗着以封建礼教为原则的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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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牡丹亭》的角色模式

《牡丹亭》是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所作。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万历

十一年才成进士，担任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万历帝以星变严

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汤显祖上疏《论辅臣科臣疏》，激怒了皇帝而被贬到

徐闻当典史，稍迁遂昌知县。（参考自张廷玉，2003：6015）万历二十六年弃官

归隐。《牡丹亭》与另外三部皆有“梦”的作品，并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

四梦”。笔者将于此章节浅析《牡丹亭》的创作背景及其角色模式。

第一节、《牡丹亭》的创作背景

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汤显祖已经表示《牡丹亭》不是写男女之爱的才子

佳人戏，但是大多数人都以爱情戏来看待，至多提高到反封建婚姻意义上（钱英

郁，1984：28）。而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顺乎人性的天然，让他们饥得食，

病得医，成年长大得遂男女婚媾，这都是合乎人性的真“情”。当时盛行的程朱

理学就是悖于人的天性的，所以汤显祖要用“情”的哲学去冲击“理”的哲学。

汤显祖是在遂昌等待五年得不到升迁，又无法扩大实践政治改革的道路而无

法以“儒”治国的理想，最终选择辞官。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理想，以笔去宣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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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理念。汤显祖在被夺官后曾经力阻他的师友达观禅师不要冒险到京里去从

事抵制矿税的活动，但是没有效果。而事态的发展也如同汤显祖的预感，万历三

十年李贽被捕自杀，明年达观也被牵连死于狱中。在这迭兴大狱之前汤显祖就作

了转移，他准备继续用优戏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启蒙，认为与封建专制硬碰徒死

无益。他于万历二十六年向吏部告归的当年就写出了《牡丹亭》是并不偶然的。

（钱英郁，1984：31）

根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说法，此剧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

减价（沈德符，2003：590）”。从明清到现代这四百多年来，《牡丹亭》可谓

以“情”脍炙人口，案头场上，传演不断；近几年更因两次国际性的改编与演出，

以及白先勇先生打造之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使得它更受瞩目。这部中国古

典戏曲的经典名著，曾被郑振铎先生誉为名传奇中“危岩的孤松、绿波上独有的一

株芙蕖”，从问世之初到现在，评论者无数，引发广泛回响。（华玮主编，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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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牡丹亭》的角色模式

《牡丹亭》由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改编而来。汤显祖将仅

三千多字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增加至五十五出，并且增加了配角，两部作品

都是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因梦结缘后，杜丽娘为情而亡，为情而生的故事。笔者

将借鉴罗钢《叙事学导论》中所提到的叙事学家格雷玛斯“角色模式”论，将《牡

丹亭》中的人物在不同情况所担任的角色模式。

一、主角和对象

普遍认为《牡丹亭》是“情”与“理”的抗争，而其中可以分为两个视角来

叙述，第一个是以杜丽娘的视角来叙述，第二个则是柳梦梅的视角。笔者将以柳

杜二人进行比较，浅析两者中更能表达作品主旨的“主角”。

主角 角色扮演 对象

杜丽娘 寻找 柳梦梅

柳梦梅 爱慕者 杜丽娘

第一部分可以简单概括为，杜丽娘是西安太守杜宝与甄氏唯一的女儿，师从

陈最良。因为读了《诗经·关雎》之后，杜丽娘游园伤春。在游园归来，在一场

梦中，杜丽娘见到了一个书生，与之在牡丹亭中行云雨之欢。当她一觉醒来，才

发现只是梦一场。之后杜丽娘日夜思念梦中的书生，一病不起。临终前，她要求

母亲甄氏将她葬在梅树下并嘱托丫环春香将自画像藏于太湖石底。在杜丽娘死

后，化作游魂来到地府向判官讲述死因。经过查明，判官让她重回阳世寻找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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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在梅花庵重遇柳梦梅后，还魂与之结为夫妻，并一同前往临安。最终在皇帝

的支持下，杜丽娘与柳梦梅名正言顺的成婚。（参考自陈兰，2016：14）

这些情节，所有事情都是围绕着杜丽娘展开的，因此杜丽娘是行动发起者

“主角”。而柳梦梅则是杜丽娘所思所想的人，所以柳梦梅就是被追求的“对象”。

在杜丽娘抑郁而终之前，她是处于被动的位子。但在她化为游魂之后，就从“被

动”化为了“主动”。她“主动”找到了柳梦梅与之再续前缘，“主动”要求柳

梦梅去赶考，“主动”要求柳梦梅去协助自己的父亲杜宝，最终与柳梦梅名正言

顺的在一起。

以柳梦梅为视角的第二部分可以概括为：柳梦梅的父母早丧，科考三场

都高中。在柳树下读书睡着后，柳梦梅在梦中遇见了杜丽娘。之后过了三年，柳

梦梅赴京赶考，被陈最良所救，并在梅花庵捡到了杜丽娘的画像。之后与杜丽娘

的鬼魂相会。在石道姑的帮助下，掘坟开馆，使杜丽娘复活后前往临安。柳梦梅

赶考并且高中状元。之后受杜丽娘之托，寻找杜宝。但在前往淮扬搭救岳丈时，

被岳丈误会而被捕。岳丈认定柳梦梅是盗墓者，所幸被前来寻找状元郎的苗舜宾

所救。最终闹上朝堂，在皇帝的认同下，奉旨成婚，成为了翰林院学士。（参考

自陈兰，2016：15）

柳梦梅在见到杜丽娘的自画像后，惊为天人。之后就与杜丽娘的鬼魂相爱。

由此可见，柳梦梅是担任“主角”，而杜丽娘则是“对象”。但是与杜丽娘相比，

柳梦梅就显得被动许多。在梦中遇见杜丽娘是花神的帮忙、让杜丽娘复活也是在

石道姑的帮助下、前去救援杜宝也是因杜丽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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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思任如此评价两人：“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柳生见鬼见神，

痛叫顽纸，满心满意，只要插花……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

有取尔也！（汤显祖著，王思任批评，2014：1-2）”杜丽娘的“情”是“正”和

“深”，至死不渝。而柳梦梅的“情”则是“痴”，一心一意只为杜丽娘。两人

都是“情”的代表，也就是处于“理”的对立面。

杜丽娘的“情”是虚幻的，在梦中、还是鬼魂时，杜丽娘可以不顾封建礼

教，大胆追爱。但在复生之后，杜丽娘回归现实世界就对“理”妥协了。在柳梦

梅向她求婚，她认为“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并以“待成亲少个官媒，结盏的

要高堂在”为由来推脱。这也能看出杜丽娘内心依旧被礼教所束缚。

柳梦梅的“情”则更加自由。他不惜为杜丽娘挑战法律，甚至轻易就接受

了与鬼魂相恋的事实。在杜丽娘推脱成亲的时候，他却认为“成了亲，访令尊令

堂，有惊天之喜；要媒人，道姑便是。（汤显祖，1997：206）”封建礼教要求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相恋的男女不能私定终身，可柳梦梅却不甚在意。在最后对抗

“理”的代表、杜宝的也是柳梦梅。在朝堂上，柳梦梅与杜宝当面对质，也象征

着“情”与“理”的抗争。

所以笔者认为，杜丽娘是女性主义觉醒者，但是她并未完全脱离封建礼教

的束缚。反观柳梦梅，他从始至终都反抗着封建礼教，甚至最后也是他作为“情”

的代表对抗“理”的代表。因此比起杜丽娘，柳梦梅更能表现作品的主旨。

二、支使者与承受者

在《牡丹亭》的开始，杜丽娘与柳梦梅并未正式见面。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

梅行鱼水之欢，柳梦梅则是因杜丽娘的画像而心生情愫。因此一开始驱使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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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彼此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支使者”。杜丽娘因为这股求知欲，思念成疾，

最终抑郁而终。而柳梦梅则是将杜丽娘的画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汤

显祖，1997：156）”，并在最终遇上了杜丽娘的鬼魂。这些则是“承受者”。

在第三十二出《冥誓》中，杜丽娘向柳梦梅坦白自己是鬼非人时，柳梦梅给

予的回应是“你是俺妻，俺也不害怕了。（汤显祖，1997：190）”他对杜丽娘不

疑不弃、始终如一，并且愿意为了杜丽娘挖坟盗墓，竭力使杜丽娘复活。挖坟盗

墓不仅是一件可怕的事，更是一件违法的事情，而柳梦梅为了杜丽娘，不惧鬼神，

不惜触犯法律。（张琛，2011：119-120）在柳梦梅捡到杜丽娘的自画像后，就

已经暗生情愫。之后杜丽娘的鬼魂与他相遇、相知，更是让他对杜丽娘的感情逐

渐加深。因此，给柳梦梅提供了强大力量的“支使者”就是对杜丽娘的爱，致使

柳梦梅无所畏惧。最终杜丽娘成功复活，而杜丽娘就是“承受者”。

在柳梦梅前去扬州救援杜宝时，宣称自己是杜丽娘的夫君。而得到消息的杜

宝大为震怒，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死去三年之久，根本不可能与人成亲。因此认

定柳梦梅妖言惑众，加上知道柳梦梅挖坟盗墓，他逮捕柳梦梅并吊起来打。“理”

正是支持着杜宝的力量，也就是“支使者”。理性让杜宝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自

己的女儿起死回生。因此在对簿朝堂时，杜宝一再否认了杜丽娘的身份。即使亲

眼见到杜丽娘，“鬼乜些真个一模一样，大胆，大胆！……臣杜宝谨奏：臣女亡已三

年，此女酷似，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汤显祖，1997：302）”而皇帝以科学

的方式，让杜丽娘照镜，并且确认了杜丽娘是有影子的，杜宝还是否认了，“此

必妖鬼捏做母子一路，白日欺天。（汤显祖，1997：303）”最后就算皇帝下旨，父

子夫妻相认，杜宝还是拒绝承认杜丽娘的身份，“承受者”就是杜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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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时候，“孝”极为重要，所谓“百善孝为先”。杜丽娘在朝堂试图与父

亲——杜宝相认。即使杜宝一再否认她，认为她是妖精所化。杜丽娘还是坚持着

与之相认。父母可以不认儿女，但儿女不能抛弃父母，否则视为不孝。支持她做

出一系列行为的“支持者”是骨肉亲情。最终，杜宝以“离异”为条件，杜丽娘

哭着不肯，接着“做闷倒介”，杜宝大惊并喊道“俺的丽娘儿！（汤显祖，1997：

305）”由此可见，骨肉亲情不但是杜丽娘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杜宝的“支

持者”。而“承受者”就是父女相认。

三、助手与对头

《牡丹亭》中，对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提供了帮助的有四个人，但其实

他们的帮助都只是细微的。春香、石道姑、判官及皇帝都起到了帮助“主角”的

作用。春香是杜丽娘的侍女。在杜丽娘思念成疾的时候，曾画下自己的自画像。

之后她病逝时，交待春香把自画像藏在湖边的石底，而春香照做了。为之后，柳

梦梅对杜丽娘产生情愫起了关键作用。柳梦梅被陈最良救起，并留宿梅花庵时，

捡到了自画像。自此对画中女子，思之，念之，爱之。所以春香是两人的爱情推

动者，担任了“助手”。

杜丽娘在死后，来到地府。判官察觉她与柳梦梅尚有姻缘，也明白了杜丽

娘的死因后，就让她以游魂之身回到阳间。杜丽娘回到阳间，遇上了看见画像的

柳梦梅，成功与之相恋。虽然判官只是遵照了天意，但倘若他不让杜丽娘回到阳

间，那么柳杜两人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也就不能缔结良缘。之后，在杜丽娘向柳

梦梅坦白了自己的是鬼魂时，柳梦梅与石道姑商议，让其起死回生。石道姑明知

挖坟开棺是违法的却还是帮着柳梦梅。之后谎称撞邪，向陈最良拿药安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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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道姑拿的要是让回魂的杜丽娘安魂用的。杜丽娘回魂后，石道姑为媒，见证

了两人的婚礼。

在临安时，杜丽娘得知自己的父亲受困，特意让柳梦梅前去救援。哪知杜

宝根本不相信柳梦梅的说辞。他认为人死不能复生，杜丽娘已经死了三年不可能

活过来还嫁人。最终两人闹上朝堂，交由皇上定夺。皇上用所谓的“镜子照鬼影”

的方法判定杜丽娘确实重生了，并下旨“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汤显祖，1997：

304）”。也就成就两人的姻缘。这些“助手”的帮助都不多，但却推动了剧情

发展，使杜丽娘与柳梦梅再续前缘。

《牡丹亭》中，最主要的“对头”就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作为“理”

的代表，自然对封建礼教很是维护。在杜丽娘因思念柳梦梅而成疾时，甄氏劝说

杜宝给女儿寻一个佳婿，但杜宝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不

允许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婚事，致使杜丽娘昏聩枉死城。在对簿朝堂时，“对头”

杜宝始终认定杜丽娘已死，柳梦梅是妖精，他在妖言惑众。就算杜丽娘活生生的

出现在面前，杜宝还是认定杜丽娘是妖。但在“助手”皇帝的帮助下，杜丽娘与

柳梦梅奉旨成婚。杜宝认下杜丽娘，但心里还是抗拒的。甚至之后，他还说：“离

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汤显祖，1997：305）”。但在看见杜丽娘倒下时，杜宝

还是紧张的喊道：“俺的丽娘儿（汤显祖，1997：305）”。

总的来说，《牡丹亭》是“情”与“理”的抗争，两者作为“支使者”驱

使着剧中的人物。作为剧中为爱无惧生死的杜丽娘与柳梦梅就是“情”的代表，

而柳梦梅直至最后还是坚持着反抗封建礼教，自然更能表达的“情”。而“理”

的代表则是杜宝，他始终以理性、封建礼教来行事。前者是“主角”，后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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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而剧中的“助手”都起到推动剧情的作用，将故事一步一步连贯起来。

最终促成大团圆结局的正是“情”。因为骨肉亲情，杜丽娘与杜宝得以父女相认、

因为爱情，柳梦梅无所畏惧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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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厢记》与《牡丹亭》女性角色比较

在爱情剧中，女性的地位相对提高。这些除了表现在她们的身份外，也在

她们行为和心理以及性格上，让她们做出一些在当时看起来相当大胆的事情。（邓

绍基主编，2006:：44）《西厢记》与《牡丹亭》分别创作于元代与明代，其中

女性所展示的觉醒程度不尽相同。笔者将在此章节对比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并

探讨其中的觉醒程度。

第一节、女主角：崔莺莺与杜丽娘

在《西厢记》与《牡丹亭》中，作为“对象”的崔莺莺与杜丽娘都表现了

一定程度的主动，而这份主动则代表着女性觉醒的深浅。崔莺莺和杜丽娘对封建

礼教的斗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一致的（蒋星煜，2004：264）。

古代婚姻制度注重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崔莺莺在遇见张生之前

就已经被许配给郑恒。也就是说，崔莺莺必须嫁给郑恒，不会有其他可能。但是

崔莺莺遇见张生之后，迅速与之坠入爱河。作为“主角”追求的“对象”，她化

被动为主动，大胆地表示自己的好感。在初见张生时，“临去秋波那一转”就是

一种暗示，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张生的好感。之后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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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生私下接触。身为前相国千金，崔莺莺自然知道自己行为的不妥，但为了得

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她不得不为此主动做出表示。

虽说作为“对象”的崔莺莺相对古代女性而来得主动，但大部分都是暗地

里的表现并未在明面上表现出来。她在“主角”和“对象”的关系中都是由“助

手”红娘从旁协助。开初，崔莺莺是通过红娘，与张生接触，但又不跟明确地告

诉红娘。一是她不信任被老夫人派遣过来的红娘，二是男女授受不亲，若被人发

现会遭人诟病。在古代，贞操对于女性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失去贞洁等同失去性

命。但在《月下佳期》中，崔张二人进行了鱼水之欢。崔莺莺在未婚的情况下与

男子交欢，而且还是在没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候。在她走出闺门前

往张生书房之前，她自知将会经历何事，因此才会“羞人答答”。最终还是由红

娘推进房去。可见，崔莺莺虽然主动、大胆，但心里还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着，并

未真正得到解放。

相较于在暗地里表现主动的崔莺莺，杜丽娘就表现是表现在明面上的。她

可以因梦生情，从梦境到现实，从人间到阴司，又从阴司到人间，为情而死，又

为情而生，永不停息地为情而战，与封建礼教抗争（张玲，2006：23）身为被追

求的“对象”，杜丽娘大胆而主动。从《诗经》中读到坦率表达恋情的诗句、不

顾闺训来到后花园、感悟青春易逝，就让杜丽娘动了寻找佳偶的念头。在《惊梦》

里，杜丽娘在梦中遇见了柳梦梅之后，半推半就的情境下与柳梦梅发生了性行为。

虽说是半推半就却也表现了杜丽娘在面对情欲时的抗拒并不强烈。梦醒了，杜丽

娘一心只想着梦中人，最终抑郁而终。杜丽娘对情的追求很执着，甚至不畏生死。

在化为游魂之后，杜丽娘处在了“主动”的位置。而梦中人柳梦梅赴考途中投宿

梅花庵，见了杜丽娘的画像后爱慕不已。于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相遇相知相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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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柳梦梅只要掘开树下坟墓，她就能复生。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是对

情的追求，也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婚走》和《圆驾》中，杜丽娘还魂后与其顽固的父亲进行了斗争，争

得了幸福的生活。她在掘墓还魂复生后，与柳梦梅“告拜天地”成亲婚走杭州。

她父亲诬陷柳梦梅是掘墓贼并将其下狱，因此闹上朝堂。杜丽娘亲自到皇帝面前

大胆作证。她不但敢于在皇堂上陈述与柳梦梅爱慕成亲的原委，而且对来自各方

面的质疑，对答驳斥如流。最终皇上下旨允许夫妻团圆。（张玲，2006：39）这

里表现了杜丽娘的婚姻自主意识。不因父亲的阻扰，而与柳梦梅离婚。“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也不能阻止杜丽娘对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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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女助手：红娘与春香

红娘与春香在《西厢记》与《牡丹亭》中都是侍女的身份，而且都扮演“助

手”的角色。在古代，女性一般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

长久处在卑下的位置。而仆人都是卑贱的，他们必须听从主人的安排。两者在长

久的时间中养成了所谓的“奴性”。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打破封建礼教、是剔除奴

性，进而做到男女平等。

《西厢记》里，红娘是老夫人派到崔莺莺身边侍候的侍女，但实际上是被派

去监督崔莺莺的人。而作为仆人，红娘是必须遵从的。但是红娘却屡次为崔莺莺

传达信息给张生，并且暗中帮助两人。在《月下佳期》，她更是把崔莺莺推进张

生的房中，促进了两人的关系。红娘并没有屈服于“奴性”之下，倾尽全力帮助

崔张两人，甚至不顾后果会如何。

在《堂前巧辩》，老夫人因为察觉崔莺莺的不对劲而查问红娘。在面对老夫

人的责难，红娘并没有屈服，甚至点出老夫人的罪责。“非是张生、小姐、红娘

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王实甫，1998：180）”之后，她直白地把崔莺莺与张生

的关系交待，也恰好戳中了老夫人的死穴。最终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老夫

人也就只能妥协。红娘身为婢女，她并没有完全服从主人的命令，甚至直白地挑

明主人的错误。可见，红娘还保留着自我，没有完全成为只会听命于主人的奴仆。

在《牡丹亭》中，春香是杜丽娘的侍女，两人情同姐妹，她也是柳杜两人的

“助手”。第一次登场，春香是被杜宝呼唤上场。而在面对杜宝的询问，春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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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杜丽娘是睡眠却还是想为其掩饰。身为一家之主，杜宝也是春香的主人，而春

香敢以“绣了个棉”来为杜丽娘掩饰，说明春香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被奴性掌

控思想。而作为发现后花园，并促使杜丽娘与柳梦梅遇见的“助手”，春香也因

为扰乱小姐学习而被陈最良责难。虽然杜丽娘有维护她，但也是先让她道歉为前

提。可见侍女的卑微，根本没人问过春香是否愿意。在小姐犯错时，被责难的也

是身为侍女的春香。由始至终，春香都没有做出明确反抗的言行，顶多也只是机

智地应对主人的问话。

总的来说，崔莺莺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开始，她可以勇敢的追求爱情，但是并

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杜丽娘则是更进一步得到解放，她勇敢追求爱

情，甚至为情而亡。虽然依旧想做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却也坚持着

自己认定的婚姻，更是坦然地接受了情欲。红娘一步步协助崔张，甚至反抗了身

为主人的老夫人，并没有身为侍女而不敢道出真相。而春香虽然保佑独立思想，

但是依旧在剧中担任着侍女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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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王实甫所作的《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杂剧四大爱情

剧之一。改编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主要讲述崔莺莺与张生的恋情。

但是与《莺莺传》不同，《西厢记》的结局不再是张生抛弃崔莺莺，而是改为两

人在崔夫人的妥协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西厢记》在元代杂剧形成

之初就有着极大的反响，甚至直接或间接影响元杂剧。《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

汤显祖的作品，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并与汤显祖另外三部《惊梦》、《寻梦》、

《闹殇》并称“临川四梦”。这部改编自明代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

汤显祖将仅三千多字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增加至五十五出，并且增加了配角，

但内容都是主要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为爱可以死而复生。《牡

丹亭》

关于《西厢记》与《牡丹亭》的研究包括探讨其中的爱情题材、人物形象

以及艺术特色等。笔者将其中的核心人物，以叙事学家格雷玛斯“角色模式”论

进行简单的分类。追求某种目标的是“主角”，而被追求的目标是“对象”；促

进事情发展的是“支使者”，接受了这种力量的是“承受者”；给主角提供帮助

的人是“助手”，妨碍主角的人是“对头”。就整体故事而言，分析出《西厢记》

的担任第一“主角”的崔莺莺及《牡丹亭》中最能表达主题的“主角”是柳梦梅。

继而分析促使“主角”及“对象”做出相应行为的“支使者”及所带来的“承受

者”。最后，找出为“主角”和“对象”提供帮助的“助手”及妨碍“主角”和

“对象”的“对头”。



37

此外，笔者将《西厢记》和《牡丹亭》中担任同样角色的女性人物进行比较，

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觉醒的程度。崔莺莺和杜丽娘在担任“主角”的情况下，

表现出的“主动”及对情欲方面的接受程度，可以看出两人都觉醒了女性意识，

但杜丽娘相较于崔莺莺更能做到个性的解放。红娘及春香都作为帮助主角的“助

手”，但在反抗的表现中，红娘更为突出。在古代，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

事事以男性为尊，长久下来形成了一种“奴性”，失去了自我。侍女为卑，主人

为尊，一如女性为卑，男性为尊。因此身为侍女的红娘与春香在帮助“主角”的

情况下，做出的反抗表现亦是一种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红娘及春香都保留了自

我，但红娘比春香更有反抗精神。

总的来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及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描写女性勇敢追

求爱情的故事。在女性人物在担任同样角色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行为代表了女

性意识的觉醒程度。藉着探讨作品中的角色模式，可以清楚人物关系及作用之外，

也可以从同样的角色了解他们的意识觉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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